
07
20252025..88..2222 星期五星期五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曹曹 歌歌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谢江华谢江华

二O

二
五
年
第
三
十
九
期

总
第
一
百
七
十
一
期

文史杂谈

知
荆
州

爱
荆
州

兴
荆
州
􀃊􀂏􀂜􀂩

翰墨荆楚􀃊􀁋􀁙

翰墨情深 金伯兴 书

古代的士大夫，似乎政绩观念不算
很浓郁，流连山水风流辗转者不少，
袁宏道也算是个典型。他于万历二十
年应进士第并进而开始其仕宦游历生
涯后，从来没有耽误过山水游历、诗文
酬答。

至于中郎是否到过武汉市新洲区
之道观河，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但是
在他的散文中，曾用生动传神的性灵
笔法描绘了“倒灌河”。在题为《识张幼
于惠泉诗后》的文章中，中郎说了一段
关于“倒灌河”水的趣事，读后令人“不
觉绝倒”。“余友麻城邱长孺东游吴会，
载惠山泉三十坛之团风。长孺先归，命
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
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
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尝
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
喜色。出尊取磁瓯，盛少许，递相议，然
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
汩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
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
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
互发其私事……”至此，使用“倒灌河”
泉水偷梁换柱以替代惠山名泉，真相
大白。

麻城、团风是位于今天新洲周边的
县市，“倒灌河”即现今之道观河。清光
绪《黄冈县志》记载：“道观河，源自大崎
山，西南流为高家河，折而北为倒灌河，
即道观河（此地有紫霞寺道观因名）”。
虽说当时诸好事者和名流喝的是道观
河泉水，但看来根本无法辨识其与惠山
名泉的高下。

如今，道观河已经是武汉市新洲区
的重要旅游景点。道观河水仍然千古
不倦地由东向西“倒行逆施”着，好山奇
水自是令人流连忘返。而道观之泉水，
吾知之者并不多。唯其西南保安寨森
林公园景区竹木茂盛的山脚下，至今仍
有一泓如镜，曰龙泉圣井，据说已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了。行文至此，笔者斗胆
一猜，当年邱长孺所喝的泉水，或取于
此井哉？反正以我对于道观河的熟悉
程度和踏访密度，除龙泉圣井之外，至
今别无它踪。今天的游客不妨循道观
河景区的保安寨拾级而上，至仰山寺
前，即可找到此井。有时正当游人如获
至宝诧异之际，仰山寺老衲多半会闻
声而出：“喝了我这个泉水呀，男的英
俊，女的漂亮，细伢聪明，老人长寿。”说
罢，游人争相品尝，行有余力者更是取
水装瓶，恨不能更多搬运家中。这个泉
水如此受人钟爱，或许实力不输于惠
山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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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三年（768 年）春，五十六岁的杜
甫携家眷抵达荆州（时称江陵），欲在楚
地暂避战火。彼时他已饱经离乱，贫病
交加，诗作中“囊空恐羞涩”的窘迫，映照
着生计的艰难。他在江陵城西寻得茅屋
暂居，面对荆江云雨和藩镇割据的动荡，
写下的诗句里藏着无依的怅惘。半年
后，疫病蔓延、资财耗尽，杜甫不得不再
次登船东下。离岸那日，江雾弥漫，他未
料自己留在此地的诗篇，将被半个世纪
后的另一位诗人重新拾起，铸就“诗圣”
之名。

贬谪荆州后的困顿与觉醒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 年），元稹踏着

杜甫曾走过的江岸来到荆州。与杜甫的
仓皇不同，他是以江陵府士曹参军的身
份被贬至此——这官职形同“软流放”，
无实权可言。

此前，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弹劾河
南尹房式违法，又在驿站与宦官刘士元
争厅冲突，触怒权贵，被贬千里之外的楚
地。在荆州的五年（810—814 年），成了
他仕途的低谷，却意外成了创作的高峰。

他的办公地在荆州府衙西侧小院，
每日处理工程营造、户籍登记等琐事。
同僚因他被贬多敬而远之，政治失意让
他将精力全投到诗中。《楚歌十首》里“楚
人千万户，生死系时君”的句子，笔锋从
早年艳情转向社会写实，添了楚地特有
的苍凉。

这段日子，他的诗风彻底蜕变。早
年“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缠绵，转为“辞浅
意哀”的沉郁。《感梦》中写对长安的思
念，却以“闲坐悲君亦自悲”的沉郁作结，
个人际遇与地域特色在诗中交融，形成
独有的“荆州范儿”。

在荆州，元稹的生活充满矛盾。他
一面与白居易密切诗文唱和，隔空推动
新乐府运动，写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
二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一面又因纳安氏为妾引发争
议，与《遣悲怀》中“惟将终夜长开眼，报
答平生未展眉”的深情形象形成反差，成
了后世议论他“言行不一”的话柄。

他常参与当地文人雅集，席间吟诵
新作。楚地巫风、楚辞遗韵渐渐渗进诗
里。游纪南城遗址时，他见断壁残垣间
野草疯长，写下“濩落贫甘守”“荒凉秽尽
包”，既有对历史的感慨，也藏着对自身

境遇的喟叹。谁也未曾料到，这位困顿
于江陵的贬客，将在三年后，为半个世纪
前那位漂泊的诗人，写下改变中国诗歌
史的篇章。

家族纽带下的共情与推崇
元稹与杜甫，本是相隔时空的灵

魂。杜甫卒于 770年，元稹生于 779年，
两人从未谋面。但命运的丝线，早已悄
悄将他们连在一起。

这层纽带藏在家族姻亲里。杜甫的
外祖母是唐太宗曾孙义阳王李琮之女，
嫁入崔氏后生下杜甫之母；她的姐妹嫁
入郑氏，生下了郑宏之母。而元稹的母
亲郑氏，正是郑宏这一支的后人——算
起来，元稹与杜甫算是远房亲戚。这层
关系，让杜甫之孙杜嗣业的求助显得顺
理成章。

元和八年（813 年），杜嗣业背着祖父
的遗骨，从湖南踏上北归之路。杜甫临
终前遗愿归葬河南巩县祖茔，却因家贫
暂厝岳阳。四十三年间，战乱不断，遗骨
迟迟未能归乡。杜嗣业一路跋涉，遇过
劫匪，遭过风浪，途经江陵时，听闻元稹
在此任职。念及家族渊源，又知元稹在
文坛的分量，他叩响了府衙的大门，恳请
为祖父撰写墓志铭。

彼时元稹正因病卧床，听闻来意，挣
扎着起身。他看着杜嗣业行囊里那卷泛
黄的杜甫诗集，想起自己少年时读“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震撼，想起自己
在各地所见的民生凋敝——这些与杜甫
诗中的世界何其相似。他不仅慨然应
允，还拿出俸禄资助杜嗣业完成迁葬。

在病榻前，元稹写下了《唐故工部员
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篇墓志铭，成
了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细数杜甫
的诗歌成就，直言“诗人以来，未有如子
美者”，甚至大胆断言李白的长诗“不能
历其藩翰”。这番评价，既是对杜甫的推
崇，更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言。

元稹推崇杜甫，绝非一时兴起。个
人境遇的共情至关重要。写墓志铭时，
元稹正处于贬谪的低谷，政治失意，疾病
缠身。杜甫一生困顿——安史之乱中被
俘，流落蜀地，晚年漂泊无依——这样的
经历，让同样身处逆境的元稹感同身
受。他感叹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何
尝不是在写自己“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
然”的心境？此外，也是对诗坛话语权的

重构。中唐时期，诗坛仍笼罩在盛唐的
余晖里，李白的浪漫主义被奉为圭臬。
元稹却通过墓志铭，将杜甫推为“集大成
者”：“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
吞曹刘”，实则是在挑战既有审美传统，
为现实主义诗风张目。

千年回响中的纷争与共识
元稹的墓志铭，像一块巨石投入诗

坛，激起了千年涟漪。首先是文学观念
的革新。元稹与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
动，核心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而杜甫的
诗，正是这一主张的完美实践。从“三吏
三别”到《兵车行》，杜甫用诗歌记录时
代，这种“以诗证史”的精神，与元稹的追
求高度契合。他在墓志铭中特别强调杜
甫“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叙事技巧，其
实是在为新乐府运动寻找历史依据。

最直接的是引发了“李杜优劣论”。
他直言李白不及杜甫，白居易随即呼应，
称李白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
一观点在当时便引发争议，有人批评元稹

“拉踩”李白，有人觉得他夸大其词。但恰
恰是这场争论，意外让“李杜”并称成为共
识——从此，诗坛有了“浪漫”与“现实”两
座高峰。

更重要的是，它让杜甫从“生前寂
寞”走向“身后荣光”。杜甫在世时，诗作
多散佚民间，知者寥寥。元稹以文坛领
袖的身份为其“盖棺定论”后，韩愈、杜牧
等名家纷纷响应，开始整理杜诗。到了
宋代，苏轼称杜甫“古今诗人第一”，黄庭坚
开创“江西诗派”更是以杜甫为宗法对
象，终使“诗圣”之名由荆州星火，成为日
月之辉。

元稹的评价，也深刻影响了诗歌创
作的走向。他推崇的杜甫叙事技巧，被
元白吸收，化作《长恨歌》《琵琶行》的铺
陈跌宕；他强调的“风雅比兴”，成了后世
诗人关注现实的精神源泉。从白居易的
《卖炭翁》到陆游的“铁马冰河”，再到近
代诗人的家国之思，都能看到杜甫的影
子，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正是元稹在荆
州写下的那篇墓志铭。

如今，荆州的江风依旧吹拂，只是当
年杜甫望雨的茅屋、元稹办公的府衙早
已湮没在时光里。但那场跨越半个世纪
的文学共振，却从未停歇——杜甫用苦
难写成的诗，经元稹的慧眼发现，最终成
为照亮中国诗歌史的不灭灯火。

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虽载入史
册，却未即时成就其霸业。真正让他跻
身春秋霸主之列的，是公元前597年的邲
之战。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晋国对北方
的长期垄断，更彻底扭转了城濮之战后
楚国在中原的被动局面，使楚庄王成为
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又一位名副其实
的霸主。

春秋争霸的关键，在于对中原腹地
的掌控，而郑国因其地处晋楚之间的战略
要冲，成为两国必争之地。城濮之战时，
楚国西有秦国威胁、中有宋国叛离，故以
服宋为首要目标；至邲之战前，局势已变：
崤之战后秦晋反目，楚国解除西顾之忧，
宋国亦诚心归附，唯有郑国受晋国胁迫，
对楚叛服不定。对楚国而言，降服郑国便
能封锁晋国南下通道，进而掌控中原——
这便是邲之战爆发的深层动因。

从周匡王五年（前 608 年）到周定王
九年（前 598年），晋楚围绕郑国展开了长
达十年的拉锯：晋国四年内四度伐郑，迫
其臣服；楚国八年间七次征郑，又使郑转
而依附。其间爆发的北林、柳棼、颍北三
战，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打破僵局。郑
国在夹缝中感叹“晋、楚无信，我焉得有

信”，最终采取“从于强令”的策略，这反
而激化了晋楚矛盾，为邲之战埋下伏笔。

公元前 597 年，楚庄王再率大军围
郑，晋国派荀林父率军救援，双方在邲地
对峙。此时的郑国已不堪两国交替攻
伐，决意“择胜者而从之”，暗中遣使赴晋
营请战，刻意促成晋楚决战。

楚军则以谋略破局：先两度求和示
弱，麻痹晋军；待晋军主将荀林父应允盟
会、放松戒备时，又遣小股兵力袭扰诱
战。恰在此时，晋将魏錡、赵旃违令攻
楚，楚军顺势全线反击。晋军猝不及防，
荀林父竟下令“先撤过河者有赏”，导致
中下两军溃败，仅士会率领的上军因战
前戒备得以保全。

邲之战的胜负，并非源于军力悬殊，
而取决于双方指挥的优劣，这与城濮之
战如出一辙。

楚军的胜利，在于楚庄王的集中统
一指挥：战前多次侦查晋军虚实，以“示
弱求和”麻痹对手；战时抓住晋军违令的
战机，由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反击，战术
清晰果断。后世诟病楚军未乘胜追击，
实则忽略了春秋“逐奔不远”“不穷不能”
的军礼规范——这并非怯懦，而是当时

战争伦理的必然。
晋军的溃败，则源于内部混乱：主将

荀林父优柔寡断，先是放弃“待楚军退而
再击郑”的稳妥之策，强渡黄河陷入被
动；后对魏錡、赵旃的违令行为毫无防
备，遇袭后又以“先撤者有赏”的命令自
乱阵脚。加之对秦军偷袭的顾虑，更束
缚了决策，终致惨败。

邲之战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战役
的胜负。军事上，楚国通过此战彻底降服
郑国，封锁了晋国南下通道，将中原腹地
纳入势力范围，终结了晋国的霸权垄断。
政治上，楚国以胜利为基石，构建起以自
身为核心的中原新秩序，迫使诸侯重新审
视楚的地位。更深远的是文化层面：战后
楚国的雅乐传入中原宫廷，服饰风尚为诸
侯效仿，标志着这个曾被视为“蛮夷”的国
家，真正成为中原文明的主导者之一。

这场战役证明：春秋争霸不仅是军
力的较量，更是战略智慧与文化影响力
的比拼。邲之战后，楚庄王“观兵于周疆”
时的问鼎之问，终于有了实质支撑——他
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完成了从“蛮夷之
君”到中原霸主的蜕变，也为楚国在春秋
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

必阝之战，楚庄王称霸的关键战役
□ 余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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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690 年，东征西讨的楚武
王完成了历史使命，其子熊赀继位，
楚国进入了文王时代（公 元 前 689-
675 年）。

楚文王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
行动就是把都城迁到了郢（今湖北江陵
纪南城）。楚武王时楚国势力已深入到
江汉腹地，所以楚文王即位后迁都到纪
南城，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布局的承
袭与发展。纪南城地处江汉平原腹地，
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
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
条件优越，而且战略地位重要，从此成
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是

“一子定乾坤”。
楚文王定都纪南城后，已稳控江

汉。为实现他老爹当年念念不忘的“欲
观中国之政”遗愿，立即全力北进。公
元前688年，楚文主领兵攻申（河南南阳
一带），随后在返楚途中，捎带着又打了
一下他舅舅的邓国（湖北襄阳），将楚国
势力深人到南阳盆地。

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
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公元前
684年秋，出兵蔡国（河南上蔡县），在蔡
国的莘（今河南汝南境内）大败蔡国，俘
虏了蔡侯，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
轰动“世界”，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
小国的楚国，以这种霸道的面貌突然出
现在中原的舞台上，让中原各国有些

“晕菜”。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又把息
国灭了，还抢了息侯的媳妇“息夫人”，
立为妃子，又再次长驱直人蔡国，占了
人家的地盘。

公元前 678 年，文王一举灭掉邓、
申两国，打通北上通道。同年，楚文
王以郑厉公复位“没有及时通知楚国”
为由，发兵讨伐郑国（今河南新郑），直
抵栋（今 河 南 禹 县）而还。郑是姬姓
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说打
就打，足见此时实力已足以支撑楚国
横行霸道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
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
几乎是同时步人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
舞台。

经过楚武、文王两代不断奋战，“欲
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楚文王
的定都纪南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
霸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史趣谈


